
腥风血雨中的艰难求索
!"#$年 %月 &日，淞沪停战协

定签订后的第三天。在军乐队的前
导下，一支“社会童子军团”队伍从
上海北火车站经南京路，浩浩荡荡
地回到团部，沿途受到广大市民的
热烈欢迎。走在队伍前列、高擎着十
九路军军部所颁锦旗的人，正是中
队长杨延修。上海各大报刊纷纷报
道当时盛况。
杨延修出生在江苏省泰州市一

个手工业者家庭，因家境穷困，'岁
就来上海投靠摆皮匠摊的叔父。!(

岁进洋行当小茶房、练习生，后来受
聘于法商保太保险公司担任高级职
员。当时他白天工作，晚上进夜校补
习，并积极参加夜校学生会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杨延修出于不愿
做亡国奴的悲愤心情，参加上海市
商会社会童子军团等群众团体的抗
日救国活动，开始了理想的追寻和
抗日救国道路的求索。!")$年“一·
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他与大部分团
员当即组成随军服务团，投入抢救
难民、运送伤兵的战地救护工作。直
到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才撤回上
海。在此期间，杨延修的战友罗云
祥、应文达、毛征祥、鲍振武等四位
团员惨遭日寇掳杀。童子军四烈士
为国牺牲的忠勇事迹激起海内外爱
国人士的义愤，也更坚定了团员们
报效祖国的决心。

!")*年夏秋之际，中共上海地
下党组织通过杨延修等在一些中、
上层洋行华员中活动，发起建立上
海洋行华员联谊会。随着上海抗战
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洋联”受到越
来越多的干扰。地下党组织决定，由
卢绪章、杨延修等组成核心小组，将
“洋联”转型为“华联同乐会”，并获
工部局颁发的团体登记证。杨延修
当选“华联”理事兼秘书处主任。他
在上层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又深入
基层发动群众。在杨延修他们的领

导下，“华联”曾拥有会员 +,,,,多
人，形成较大社会影响。上海总商会
会长虞洽卿曾对杨延修他们感慨：
“几十年来，我一直想为洋行华员办
一个俱乐部，始终未能实现，现在你
们办得规模如此宏大，为众所爱，我
实在高兴。”
不久，根据上级安排，杨延修到

昆明领导昆明业余联谊社工作。这
是地下党领导的又一群众性进步团
体。杨延修以“昆联社”为基地，通过
读书会积极开展党组织活动，同时
与昆明市市长裴存藩等国民党上层
人物和工商界人士建立了广泛联
系。+"(,年初夏的一天晚上，一批
国民党武装宪警突然包围“昆联
社”，认定杨延修他们“受共党分子
利用搞非法活动”，当即查抄了一批
进步书籍。杨延修临危不惧，据理力
争，随即以攻为守，找到国民党云南
省党部书记长陇体要那里“讨个说
法”。因为查无实据，为了平息民愤，
国民党昆明市党部先是发还了被搜
去的大部分书刊，接着由陇体要出
面宴请杨延修他们表示道歉，声称
今后将继续支持“昆联社”活动。一
场刀光剑影的捕杀，顷刻消弭在觥
筹交错、握手言欢之中。

广大华行的秘密使命
为了筹措抗日救国经费，同时

有个职业活动地点，+"##年，杨延
修与卢绪章、张平、田鸣皋、郑栋林
“五结义”，集资 #,,元（当时币制）
在上海成立了广大华行。

所谓“华行”，是区别于上海滩
上大批的外国洋行。刚开始，只是在
邮局租了个邮箱，用邮售方式经营
西药、医疗器械业务。当时租借了上
海天潼路怡如里 -"号的大亭子间，
分隔成内外两间，里面一小间作为
杨延修和他的妻子朱学明的结婚新
房，外间作为广大华行办公室。白天
由朱学明协助照应；到了业余时间，
五位合伙人才到办公室处理业务，
所有开支都精打细算。一年后，随着
业务迅速发展，办公地址迁至宁波
路 ('号香港国民银行 %楼。

+")'年至+")&年间，随着卢绪
章、杨延修、张平先后加入中国共产
党，广大华行也成为中共上海地下秘
密联络点之一。他们在这里成立读书
小组，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革命书刊，
参与抗日救亡活动。不久，广大华行
被中共南方局改建为党的秘密工作
机构，由卢绪章任董事长、总经理兼

党组书记，杨延修任副总经理。
周恩来为广大华行明确了三大

秘密任务：一是交通联络工作，为党
的高级干部在国民党统治区往来提
供方便；二是情报工作，通过国民党
内部的关系搜集情报和经济资料；
三是经济工作，为南方局、八路军办
事处等机构提供和调节经费。

+")"年至 +"(+年，蒋介石集
团接连制造了“平江惨案”、“皖南事
变”等一系列血腥暴行，中共在国统
区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面对严峻
局势，毛泽东提出白区工作方针：
“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
待时机。”周恩来为此重新安排国统
区内的党组织：以八路军办事处、新
华日报社等公开单位为第一线；原
各省、市地下党组织为第二线；再建
立绝密性质的第三线机构。万一形
势突变，第一线被迫撤退，第二线遭
到打击瘫痪时，第三线仍能扎根白
区发挥战斗作用。

广大华行有较好的社会地位和
经济基础，商业网点遍及半个中国，
便于掩护党的工作，周恩来将广大
华行选为第三线机构。从此，广大华
行由党的一般地下机构转为隐蔽最
深的地下经济事业和秘密机构，专
做地下经济工作，为党提供和调节
经费。

+"()年，周恩来、董必武、叶剑
英、邓颖超等领导人在重庆红岩村
接见杨延修。周恩来亲切勉励杨延
修要更好地为党的特殊战线工作：
“你在白区的工作，你的工作就等于
战场上一个师。你就要当好这个资
本家。而且要当得很像大老板，要住
得很像样。”

广大华行的资金积累与业务发
展比预计的要快，为党做了许多提供
与调节经费的工作。杨延修以“大老
板”的身份，先后与工商界人士合办
了一些企业，如昆明中和药房、贵阳
广和药房、与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合办
民安保险公司等。为了增加保护色
彩，一些国民党军统、中统头目，包括
蒋介石侍从室专员等，都被拉进来担
任广大华行顾问、董事、监事，并把黄
金、美钞、金圆券都存在广大华行，广
大华行则给他们很高的利息。

随着全国战争形势的发展变
化，+"(%年秋，广大华行由重庆迁
回上海，+"(&年春又由上海转移到
香港。在此期间，广大华行先后在昆
明、成都、西安、贵阳、衡阳、桂林、兰
州、汉口、天津、香港、广州、台湾、青
岛、沈阳设立分支机构和附属机构，
并相继开拓东京、伦敦、印度、香港、
南洋等地市场，共开设 -,多个分行
和办事处，到 +"(&年底资产达 -,-

万美元，成为有一定实力并在国内
外享有信誉的企业。

为党掌管钱袋的红色特工!上"

! 沈惠民

20世纪80年代，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风靡一时。红
色商人杨延修与他的领导卢绪章（原国家外贸部常务副部长），
就是主角原型人物。他们以经商为掩护，接受周恩来单线领导，
在上海、昆明、成都、重庆等地，从事秘密联络和地下经济工作，
积极为党筹措经费。在这条隐蔽战线中，杨延修是中共秘密机
构广大华行副总经理（建国后出任上海市第一任工商局副局
长），他以“大老板”“财神爷”的面目，日夜周旋于朋友和“魔鬼”
之间。在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中，他肩负特殊使命，披肝沥胆地
为党掌管“钱袋子”，由此出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故事。

" 参加革命初

期的杨延修!朱

学明夫妇

筱文艳!生我不负淮剧情
乔谷凡

! ! ! ! ! ! ! ! !"#在家里是贤惠的媳妇

筱文艳成名后，给她带来了什么呢？金钱，
美酒？洋房，汽车？这一切都与她无缘。她依然
忙忙碌碌，日出而作，日落却不能休息，而是要
为了生活奔波、挣扎。筱文艳在舞台上是名角
儿，在家里是贤惠的媳妇。她并没有忘记公婆
一家帮助她破笼高飞的恩德，像中国所有善良
的劳动妇女一样，她把全家的生活重担，毫不
犹豫地背在自己身上，背不动也要背，纵然是
因不堪重负而跌倒在地，她也不肯把生活的重
担推向一旁，情愿自己被压得喘不过气。

+"(-年到 +"()年，筱文艳在汇泉楼搭
班唱戏。这汇泉楼，实际上不是戏馆，而是茶
楼，地址在顺昌路的拐角上。她挂的是头牌，
虽然每日拿的包银，从数字上来看是十分可
观的。但是，当时她家里足有十五张嘴要吃
饭，经济主要依靠她。大伯一家大小有五口，
公婆、小叔、姨妹、表妹，加上她的两个徒弟，
以及她自己一家三口（大凤死后，又生了一个
男孩，乳名双喜，大名建国）。此外，凡有难的
来投靠她，不论是老艺人还是小姐妹，只要自
己有碗饭吃，就会分出一半给他们。

抗日战争时期，每户配给一点“户口米”。
筱文艳有时也挤着去买“户口米”。一清早直奔
米店，已经是人挤人，米店门刚一开，你争我
抢，女人争不过男人，个矮的抢不过个高的，筱
文艳嘴里嚷着“别挤，别挤”，谁听她呀！这里不
是舞台，没人听你的，她被人潮挤得脚都不能
着地，挤不进去，只能往外钻，无端的还挨了安
南巡捕一棍，头上被打出一道血痕。她提着空
布袋回家，匆匆包扎一下，下午还得照常演出。
她公公当时也在汇泉楼做茶房，碍着筱

文艳是头牌花旦的情面，老板答应他们在汇
泉楼的楼梯口，摆一个卖汤圆的小摊。糯米粉
哪里来？跑单帮跑来的。开始，筱文艳只是在
幕后帮着做点事，譬如剁馅、磨粉、包汤圆等
等。公婆心里是极爱护和疼怜筱文艳的，认为
她是角儿，一天两场戏已经够劳累的了，再说
她的收入不低，如果只顾自己的小家庭，也许

日子会过得不错。为此，他们
不让筱文艳参与卖汤圆。

筱文艳拗不过公婆，但是
她有过食不果腹的经历，尝过
饥饿难忍的滋味，在她的脑中
种下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

念———一个家庭总得未雨绸缪，有点积蓄，
以防万一。筱文艳在汇泉楼演出时与谢长钰
同班，谢长钰是筱文艳的前辈，年轻时曾经
誉满大江南北，特别是他真假嗓结合的唱腔，
令多少观众倾倒，每次演出都会赢得观众热
烈的掌声。如今年纪老了，嗓子也不行了，真
假嗓结合不起来，演出时经常听到观众“吃虾
皮”的声音。所谓“虾皮”，就是观众“嘿嘿嘿”
的嘲弄声，筱文艳每当听到这种声音，浑身会
起鸡皮疙瘩。此外，当时有一个叫俞艳芳的老
艺人，徽班出身，后来改唱京戏，曾经红极一
时，成为老板的摇钱树。老板为了控制她，给
她吃鸦片烟、红丸子，弄得她人不像人，鬼不
像鬼。当她人老了，老板就一脚把她踢开，结
果倒毙在街头。艺人们为她募捐凑了点钱，才
能草草葬殓。
筱文艳当时虽然年轻，刚刚二十岁出头，

但是这些所见所闻，使她寒心，不得不盘算着
以后的日子，不仅是她自己，还有这一家子的
生活。她想在尽可能地维持一家人温饱的同
时，能够积蓄一些钱。因此，公婆不让她卖汤
圆，她就瞒着公婆去跑单帮。当然，她从小像
只小鸟一样，被关在笼子里，对人头也不熟；
以后，又日夜在舞台上忙碌。她之所以能够跑
单帮，全靠小姐妹的帮忙。
有一个小姐妹名叫倪春香，父母在南码

头开了间卖大饼油条的小店，她从小混迹于
市井间，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在特殊环境
下，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豪放性格。她是筱
文艳的忠实观众，她的父母曾经逼她做童养
媳，她因反抗而逃家，逃到筱文艳家里，此时
筱文艳已经住在南市斜徐路一家棺材店的楼
上，向姓顾的老板租了间四十平方米左右的
住房，一隔为三。你投奔，我收留，摊一床地
铺，倪春香就这样住下了，所以两人称得上是
患难姐妹。倪春香看到筱文艳为一家人的生
活忧虑，便动员她合伙跑单帮。所谓跑单帮，
就是到浦东去买米、面粉和煤炭，然后拿到浦
西去卖掉，这样就可以赚点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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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可惜惠子一点也听不懂他唱的什么

哥哥的清国菜谱上有一道“宫保鸡丁”，
惠子忙乎了半天，把鸡肉切成细细的肉丁，终
于炒出了一大盘，热气腾腾地端到袁朴生面
前，袁朴生愣了一下，打了个喷嚏，筷子犹犹
豫豫伸下去，但很快就是一副风卷残云的样
子。连声说好吃好吃。惠子站在那里，眼泪噗
噜噜地往下掉。大家都笑了。只有衫门昂立紧
绷着脸，深深地瞥了她一眼。

那天收工特别晚，惠子给袁朴
生温了一壶酒，备了几样小菜，那三
个徒弟又累又乏，都赶紧着回家了，
哥哥和嫂嫂也出去应酬了。父亲和母
亲口味清淡，他们每天都是这样，简
单吃过晚饭，就搀扶着出去散步。除
了佣人十八郎，家里就剩下惠子和袁
朴生。不知道是不是那盘宫保鸡丁的
缘故，袁朴生兴致很高，跟惠子要酒
喝。虽然他不太喜欢清酒，但喝起来
还是大口大口的。惠子在一旁看得有
些呆，就问道：袁桑在清国的时候，每
天都这样喝几杯么？袁朴生显然听不
大懂她过于生涩的汉话，但意思却是
明白的，便深深地点头。然后，他和蔼地说，以
后如果再炒宫保鸡丁的话，请不要把糖错当成
盐放了，这道菜除了多放盐，还可以放些辣椒。
又说，在窑上干活的人，出力流汗多，所以口味
重，盐也吃得多。惠子听懂了他连说带比划的
意思。慌忙站起来鞠躬道，对不起对不起，袁
桑！心里却是把美智子恨透了。这只不能生育
的阉母鸡，真是在处处跟她为难啊。为什么要
这样跟惠子过不去？幸亏袁桑很给她面子，明
知那道菜做得非常不好吃，当着大家的面，他
却装得狼吞虎咽的样子。袁朴生笑着说，你哥
哥都告诉我了，为了让我胃口好些，你非常尽
心。太谢谢了。我真的很喜欢你烧的菜呢！
这个温暖的夜晚让惠子再次确定袁朴生

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尽管她并不能听懂他
讲的每一句话，但她能理解他每一个充满善
意的表情，她喜欢听他充满磁性的声音，甚至
呼吸的鼻息。是的，温暖。这个男人的身上，有
一种让人感到安谧的温暖的气息，她觉得跟
他一点也不存在交流上的障碍。平常她从不
喝酒，但是为了让袁桑高兴，她从爸爸的地窖
里拿出一坛上好的清酒，给自己斟了满满一

大碗。清酒就是这样，初进口的时候感觉平淡
和略微地酸涩，就像品橄榄一样，慢慢地劲儿
就上来了，最后，就把人不知不觉地放倒了。
惠子在这个夜晚决定把自己豁出去了，只要
袁桑开心，她怎么喝都可以。才喝下几口她就
觉得浑身发热，额头冒汗；再喝，且是与袁桑
连续干杯的呢，头就有些晕晕乎乎。心飞快地
跳着，几乎要冲出胸膛来。她满脸绯红、眼波

荡漾的样子一定是让袁桑心动了，他
不再让她喝，按住她的酒杯不让她再
倒。显然袁桑也喝多了，看样子他的
乡愁上来了，推开酒杯，有些摇晃地
走到窗口，对着黑魆魆的夜空，扯着
浑厚的嗓子，咿咿呀呀地唱了起来。

可惜惠子一点也听不懂他唱的
什么，只是觉得那曲调婉转高亢，又如
怨似诉。深沉得如同乌云密布的夜空，
只有一轮明月在云层中挣扎、突围。一
曲唱罢，袁桑的眼睛里竟然蒙着一层
薄薄的泪光。惠子就把自己的帕子给
他了。他没有接，她就上前替他擦拭
了。她依偎在他宽厚的胸膛里了。他犹
豫了一下，下意识地把她推开；而她则

紧紧地抱住他了。他还想推开，但显然已经没
有抵抗的力量。半晌，他轻轻地叫了她一声什
么，凭直觉，惠子判断是一个女人的名字。那应
该是汉话里的一个单词。非常温柔的发音。但
肯定不是叫的她。她感觉，那个女人一定在千
万里之外。在一刹那间她的情绪受到了影响。
已经第五天了，袁朴生还是在重复着教

徒弟们捶打一张泥片。没有理由。叫你们打，
你们就得打。袁朴生脸上没有表情，或者说，
一直保持着一种凝固的皱着眉头的表情。他
手里也举着一个枣木的“搭子”，其实就是个
木槌。反复地在一张泥片上捶打。神经病啊。
第一天小野次郎就咕噜道。骂吧，反正他也听
不懂。衫门昂立调侃道。怎么可以这样！鲤江
高寿瞪了他们一眼。毫无疑问，他捶打的泥片
离袁师傅的要求比较接近。你们的姿势不对，
手势也不对。要用韧劲而不是用蛮力！袁朴生
对着衫门昂立和小野次郎说。你们看他，鲤江
高寿，他已经打得很不错了。鲤江，你可以歇
息一会儿了。可是，鲤江高寿说，我觉得跟师
傅您比，我打的泥片还很差劲。拍马屁！衫门
昂立小声嘀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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